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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骨”看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多义性

张兴田

(塔里木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摘要:“风骨”作为重要的古文论范畴,其含义歧见迭出。“风骨”是对文章审美的整体诉求,强调完整性,但“风
骨”同时具有多面性和复合性特质,应当允许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理解,尤其需要结合文本和具体的语境。
“风骨”强调作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情与气偕,作品需要具备感人的张力;“风骨”是情

感和力量的结合后形成的文章的整体精神风貌的显现,表现为“情显”与“辞精”两个方面。从建安风骨到

盛唐兴象,“风骨”的含义随时代的变迁而相应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多义性,但作为对文章最高风格

要求的基本内涵没发生多大变化,则又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稳固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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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自从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专辟“风骨”篇始,对其基本内涵的争议

就一直不断,千百年来围绕“风骨”品诗论文,种种说

法层出不穷,迄今仍无定论。关于古代文论范畴的多

义性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如“古代讲的建安风

骨,强调的是建安文学明朗刚健、古朴自然的艺术表

现。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古代提出的建安风骨,是
对整个建安时代文学的面貌的概括,与古人讲的建安

风骨的含义,是方圆不合的。”[1]明显意识到“风骨”古
今的差异。

对于研究途径问题,程千帆先生指出:作品是从

事研究的根本材料,没有作品做基础,史与论都无从

说起,提倡“两条腿走路”,即“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

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2]鉴于此,本文

拟以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为主体,并全面参照“风
骨”与《文心雕龙》其他篇目的关系,从代表“风骨”的
建安诸作家和盛唐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标榜的“兴
象”“风骨”入手,结合历代文论家对“风骨”的解读语

境,以期准确理解把握“风骨”的真正含义,并由此管

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阐释之正途。
一、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从建安文学看“风骨”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诗

歌、散文、辞赋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被推崇为“建安风

骨”,尤指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所创立的

诗歌美学典范,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的良性发展都起到

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风骨”在建安代表诗人曹植

身上得到完美诠释,“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
体被文质”[3],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

诗坛最杰出的代表。对“风骨”准确把握,离不开对建

安文学的认识。
对建安各体文学都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探讨,大

约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时代的原因,“良由世积离

乱,风衰俗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作
品与时代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二,建安文人政治热情

的普遍高扬,敢于直视苦难现实,渴望建功立业、扬名

立万,成为共同的追求,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
“志深笔长”“梗概多气”[4]68 的特点。其三,建安文学

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具有感人的力量。关于建安风

骨的美学内涵,一般以“雄健深沉、慷慨悲凉”概括之,
指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群体摆脱了儒

家思想束缚的同时,继承了“风雅”精神和汉乐府现实

主义传统,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
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

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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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以风骨遒劲

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

上冠以“建安风骨”的独特面貌。
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可以这样归结:以“三曹”

“七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以
鲜明的个性色彩、浓郁的感人情思,在文学作品中表

现出来的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更有对

时局安危的高度关注,因而作品具有慷慨激昂的感人

力量和浓郁的悲剧色彩。
建安文学的风貌无疑对刘勰产生过巨大影响,刘

勰对建安作家的点评中肯到位,由对建安文学的解读

上升到理论认识高度,最终以“风骨”论对文章的整体

要求,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一,要求作品要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好的作品离不开时代,必须要深刻地反映

社会现实生活,优秀的作品是社会真实的再现,即不

能脱离中国古代文论所一贯激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

统。其二,作家要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强烈地对现实

关注精神和真情实感是必不可少的。汉末社会动乱,
儒学式微,建安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宏伟抱

负,又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敢于正视社会的困难,通脱

的态度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彻底摆脱了儒家思想的

束缚,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

三,作品要精炼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过多的雕

饰妨碍情志的表达,要做到“辞清而志显”,不能以辞

害志。
刘勰对建安文学肯定的同时,发展了“风骨”理

论。刘勰并不反对文章的修饰,这与刘勰“风骨”论提

出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文学思潮片面追求温柔华

软文风,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形式上骈体文

占据主要地位,文章柔靡无力,内容空洞繁杂,作家感

情消极颓废。刘勰针对这种状况,提出文章要有风

骨,具有矫枉时弊的作用,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要充

实,不能无病呻吟,作家需要感情充沛,风格要明朗刚

健。并不是否定辞藻的作用,从其推崇曹植、陆机等

人的诗文,即是明证。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

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4]221 刘勰首次以“力”来对

建安、正始文学风格进行对比,开后来“风力”论文的

滥觞。由此可以得出:风骨的本意是力量和气势,是
作者壮大情思对读者的感染,由于悲剧更具有崇高的

感人的力量,所以表达民生疾苦、乱世离乱伤别、壮志

难酬的作品,往往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后世称建安

风骨亦称建安风力,乃至“风骨”与“风力”混用,虽是

特殊语境下的语指,但风骨包含的“力”的因素却甚是

明显。
总之,建安风骨是建安时期文学体现出的总体风

貌,强调的是明朗刚健、古朴自然的艺术表现,是“建
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

文风,它是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所表现

出来的艺术风貌,不是指什么充实健康的思想内

容。”[5]刘勰“风骨”论与建安文学的艺术风貌是分不

开的,刘勰推崇建安文学的成就,实质就是对“风骨”
的最好释义。

二、情显与辞达:刘勰“风骨”论
“风骨”作为文学批评专门术语,当以刘勰的《文

心雕龙·风骨》篇最为精到全面。对“风骨”的正确理

解必须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刘勰的文学思想及《文
心雕龙》产生的时代背景;二是“风骨”在《文心雕龙》
中所处的位置,要整体关照而不是把“风骨”作为独立

之篇目来看,即从全书的整体结构去把握刘勰的匠心

独运。
《文心雕龙》共50篇,分为上、下部,上部论作文

的宗旨与各种文体。刘勰以《易》《书》《诗》《礼》《春
秋》为至高无上的道,认为“五经”是文章的典范,作文

只有取法“五经”,才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

杂”等标准,才能达到思想与艺术完美的结合。下部

以创作论为核心,论述对文章的美学要求。《风骨》位
列《神思》《体性》之后,《通变》《定势》之前,属于创作

论前三的位置,显然《风骨》是刘勰对文章通篇体制风

格的要求,具有一切文体的共通性,而不局限于某一

审美范畴。
刘勰许身佛门,而思想兼宗儒佛,《文心雕龙》是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而成的。刘勰认为后世文章

皆渊源于儒家经典,并对政治发生重大作用,文学家

应该积极入世,服务于政治,文艺必须承载道统,对文

章的审美要求必然以儒家文艺思想为准的。因此正

确理解“风骨”之含义,必须立足“兴观群怨”儒家积极

用世思想。
刘勰指出:“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

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

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4]46 刘勰

在宗经的前提下,为文章树立的六条标准。其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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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事信、义贞三者指思想内容,风清指风貌,体约、文
丽指形式和语言风格。它们是《文心雕龙》全书评价

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
《风骨》篇属于创作论,是论述文章该如何“述情”

而有“风”,怎样“结言”而有“骨”,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刘勰本于儒家的文学观点,而以华实兼顾、辞义并论

为主干来建立其理论体系。且因为刘勰把情辞之力

摆在首位,对文章的基本成分提出刚健之美的要求而

又不废文采,他的“风骨”论才既切中时弊,又能成为

历代论者强调刚健而反对柔靡的一面重要旗帜,并在

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上述六条标准基础上,刘勰对文章提出更高的

要求,即要有“风骨”,为此《文心雕龙》专列“风骨”篇,
其开篇指出: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

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

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

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

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

用,譬征鸟之使翼也[4]106。
刘勰论“风骨”,先从儒家诗论集大成的《毛诗序》

开始。因此必须明确“风骨”之“风”的最初本意以及

在此基础上的衍变。《风骨》开篇指出“风骨”之“风”
起源于六艺,“风”居于风、赋、比、兴、雅、颂等“六义”
之首。“风”指《诗三百篇》中的“十五国风”,是现实生

活抒情诗歌,具有较大的感染力,“义”是就其特色而

言的,刘勰取义于此。《诗大序》“风”至少有三层含

义,其一:“风”指教化、感化,是指具有感发人的情感

意志的东西,这是诗歌的功用价值所在。其二,“风”
引申出更深层的意义,指讽谏、讽刺之意,尤其是“变
风”“变雅”产生后,“风”从重视反映社会思想内容逐

渐回归到与艺术表现方法并立的趋向,要求诗人用隐

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其过失。其三,“风”指诗歌高

度浓缩的社会内容,“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
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

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6]诗人必须要

有强烈的干预社会现实的意愿,担负起社会责任。
《诗大序》对“风”的解释都是围绕着社会现实而

展开,“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

要求,在思想上则是《论语》的思无邪,与兴观群怨,事

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6]77 刘勰受其影响,认为

“风”是文章有生命力的根本,其根源在于对社会现实

或颂美或讽喻的强烈的关注精神,有了“风”,文章才

能感动人,但“风”本身并不是教化或情感志气,而是

教化的本源,志气的表现,即“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

契”。风能动物,犹文章之有感染力,要求作者要有成

熟的思想和蕴结于中的真实的生活感受。“风”有各

种不同的风,刘勰推崇的是“清俊”之风,并要求“骏
爽”之气和“端直”之骨与之匹配,只有端直的言辞结

合骏爽的意气,才能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

“风骨”。
此外,刘勰认为“风”离不开“气”,后世亦有“气

骨”“骨气”等说法,其实都是对这句话的转用。《文心

雕龙》多处用到“气”,如“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思
不环周,索莫乏气”“情与气偕,辞共体并”等,正如范

文澜先生所云:“本篇以风为名,而篇中多言气……盖

气指其未动,风指其已动。”[4]387 未动是说蕴藏在作

者内心,已动是说表现于作品,二者相一致。
“风”是“志气”的表现。相较而言,“风”与“气”的

关系更 为 密 切,以 致 前 人 干 脆 认 为“气 是 风 骨 之

本”[7]。没有“气”文章就不生动,没有“风”就感动不

了人。形不是“气”,但有“气”才活;情不是“风”,但有

“风”才动人。刘勰受曹丕《典论·论文》“文气”说影

响甚大,刘勰认为“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
有各种不同的“气”,大体分为清浊两类,刘勰欣赏的

是刚健骏爽之“气”。形之于“风”,就是“清峻”之
“风”。“气”盛则“风”生,“风”生则意豁而情显。因

此,“气”是文章有风骨的关键所在,“是以缀虑裁篇,
务盈守气”。“风雅之兴,志思蓄愤”[4]362,没有一种不

得不抒发的情感,文章就缺乏气。因此要求作者要有

充盈的情感,要务盈守气以养风。
关于“骨”,《文心雕龙》则多次用到“骨鲠”“文骨”

等,借人的正直有骨气,喻指文章有骨力,其实质是指

人格与文章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高尚的人格才能写

出感人的有力量的文章。体现在文章中需具备二要

素,其一是遣词造句精准,其二是表情达意必显。刘

勰指出: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

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

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
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

87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乃其骨髓畯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
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

繁采[4]69。
刘勰此处主要论述了“骨”与“辞”及“气”的三者

之间的关系。首先“骨”是“辞”的根本,由于“骨”是指

作者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量,是语言文辞所依附的枝

干。文章思想内容贫乏,没有行文主线,纵然文辞再

美,也是“无骨之征”。其次,“骨”离不开“辞”,语言端

正劲直、析辞精练才算有“骨”。再次,以“气”运辞,辞
才能精炼。刘勰推崇司马相如的赋作,就是因为其凌

云之气。刘勰并不反对文辞的肥美奢靡,关键是如何

为文章的“骨”服务,要求作品写得文辞精练,辞义相

称,有条理,挺拔有力。以“气”负声,故音调顿挫低

昂。文章达到这种境界,才具备感染力。
由此看来,刘勰“风骨”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

一体,是对所有的文体提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审美

风格。《体性》篇只是一般地论述文学作品有多样化

的风格,《风骨》篇则是在多样化的风格当中,选取不

同的风格因素,综合成一种更高的具有刚性美的风

格,它的基本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有力。合而言

之,所谓“风骨”,是对文学作品精神风貌美的一种要

求,也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外现。
除刘勰外,南朝梁钟嵘也提倡风骨,不过他使用

的词语是“风力”或“骨气”。他在《诗品》中曾称曹植

“骨气奇高”,在《诗品序》中又指出:“永嘉时,贵黄老,
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

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
德论》,建安风力尽矣。”[3]32 这里所说的“建安风力”
实即建安风骨。刘勰、钟嵘两人都极力推崇“建安风

骨”,把它作为对六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批判的武器,
但由于积重难返,“风骨”说在当时并未取得太大的反

响。到了唐代,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基于改革文风

的需要,高倡“汉魏风骨”,用“风骨”作武器,横扫六朝

绮靡文风的余习,使唐代诗歌的革新运动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从文学批评史上看,“风骨”是从中国优良的

文学传统中概括出来的,并为后代进步文论家所继

承,它在文论史上的功绩不容抹杀。
三、兴象与标格:从《河岳英灵集》看“风骨”
《文心雕龙》外,标举“风骨”论文的当推为唐殷璠

所选录的《河岳英灵集》,该集共收录盛唐24位诗人

计二百三十四首诗歌,分为上、中、下三卷。作者选诗

标准甚严,“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

取焉。”为唐人选唐诗的权威诗集,以“风骨”论诗集中

体现了殷璠的诗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盛唐人

的诗歌美学观点。该集序论指出: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

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

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

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

辩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

凿,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

箧笥将何用之! 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

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

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

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8]。
该序论具有诗史的性质:其一,回顾了诗歌声律

的衍变,认为声律是“雅体”的基本样式,理应受到重

视。但殷璠更在意的是“神来、气来、情来”,即诗歌的

思想内容和情感是关键要素,声律作为外在形式居于

从属地位。因此针对曹刘诗歌“多直语,少切对”的特

点,仍评其“逸驾终存”,给予较高评价,是对建安风骨

的认同。其二,殷璠批判的矛头指向萧氏以还的“贵
轻艳、增矫饰”的文风,认为“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以
致“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其根源在于诗歌的“标格”
不高,此处“标格”显然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标格不高

即缺乏“风骨”。其三,殷璠指出开元十五年后,诗歌

才达到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声律风骨始备矣”。
其主要原因在于主上“恶华好朴、去伪存真”的尊古精

神,恢复了风雅的优秀传统。
殷璠前文谈南朝诗歌声律与兴象的对立,最后却

归结为盛唐诗歌“风骨”与声律统一上来,不言“兴象”
而以“风骨”代之,由此可明显看出殷璠的诗学理论的

内核,即以“风骨”作为评诗、选诗的最高标准。在殷

璠看来,好的诗歌要有兴象,有比兴寄托,感情要含蓄

内敛。兴象饱满的诗歌体现出的美学特征就是“风
骨”,换言之,“风骨”必以兴象为依托,是体现在“象”
外的精神情感的直观显现。

《河岳英灵集》对诗人的评价亦多次许以“风骨”,
如冠以“风骨”或“气骨”的就有陶翰、王昌龄、崔颢等

数家,其选诗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首先,所选诗歌诗人的身份具有相似性,多为郁

郁不得志者。此与殷璠本人的人生遭遇相关,从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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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折射出殷对“风骨”的形成背景和含义的认识。《四
库全书·集部八》称《河岳英灵集》“爰因退迹,得遂宿

心,盖不得志而著书者,故所录多淹蹇之士,所论多感

慨之言。”[9]对其身世遭遇寄予无限同情的同时肯定

了他们作品的价值。整个《河岳英灵集》中录王昌龄

诗歌最多,达到14首,评其为“奇句俊格,惊耳骇目”,
其他所选诗歌亦皆有感而发情深而笔长之作,或伤于

离乱,或感慨身世,情感真挚感人。
其次,所选诗歌中,边塞诗歌占有较大比例,对边

塞诗给予较高评价,多以“风骨”许之。具体而言,殷
璠论诗注重“风骨”与“兴象”,多选取以军旅和边塞为

题材的诗歌,宣扬的是男性气质的诗歌文化,还是从

浓郁的真情和壮大的情思为基调的。殷璠所激赏的

佳句亦多为边塞诗,据笔者统计,《河岳英灵集》共选

边塞诗或与边塞有关的诗歌100首。唐人写边塞诗,
不一定到过边塞,但优秀的边塞诗,则多是到过边塞

的诗人的作品。“边塞漫游为唐诗带来慷慨壮大的气

势情调和壮美的境界。”[10]边塞风物异常于中原,战
争给千家万户带来苦难,因此思想感情容易表现为慷

慨激昂的意绪,从而具有打动人的力量。因此殷璠也

评此类作品为“风骨”。
再次,所选诗歌多为慷慨悲壮的风格,壮大雄浑

中透出悲凉的气氛,表达出积极的用世之心而对现实

又有冷静的思考。和前代文论家不同,殷璠认为,风
骨、风力、气骨,一字之别,相差万里,不能混为一谈。
风骨是指文章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人格风貌,风力则

重在强调文章的气势和力量,而气骨则强调作家的个

性和气质。这在崔颢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殷璠认为崔颢可与鲍照并驱,显而易见是在肯定

崔颢的诗歌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风骨凛然”,具有

不可侵犯的人格力量。北朝鲍照诗风俊逸潇洒,气大

力沉,曾任前军参军,开一代边塞新诗风,尤长于七言

歌行,殷璠以崔颢与之相比,是站在边塞诗歌的类似

风格而言的。《河岳英灵集》录崔颢诗歌十一首,其内

容多为羁旅行役、赠别怀离之作。其中又尤以与边塞

风物有关的居多,如《送单于裴都护》《古游侠呈军中

诸将》《辽西》《雁门胡人歌》等。内容主要表现边塞苦

寒环境大异于中原风物,对戍卒深表同情,对兴师开

边有所怨愤,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等。作者由于有真实

的边塞生活,具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抒发情感因此格

外真挚感人,具有极大的让人肃然起敬的一股力量,

也就是选者所激赏的有“风骨”的作品。如《雁门胡人

歌》即作于崔颢任职河东军幕时,借写雁门胡人野火

秋天之场景,抒仓促醉酒之状态,表达对承平生活之

向往,暗寓对边塞战争的厌恶,从更高意义上表达出

对有唐一代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反思。因而颇多“壮
语”和怨愤之语。感情的壮大往往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分不开。因此“风骨”与作家的人格密不可分,崔颢晚

年时期的诗歌,正是由于作者身世的变迁沉浮,尤其

是边塞生活的历练,使其诗歌情感真挚壮大,具有极

大的张力。同时借奇异的边塞景物意象,使情感浓郁

深沉,殷璠欣赏的也正是这种兴象和风骨并存的

作品。
殷璠首倡“兴象”,强调艺术形象应具有兴的托物

言志和喻情的作用,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

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
具有个性和活力。在兴象基础上发展了“风骨”论,并
赋予新的含义:“风骨”之“风”不局限于教化、讽谏,转
而更关注的是诗人自己的人生感悟,情感表达方式要

通过物象“起兴”,故往往能给人以“盛唐绝句,兴象玲

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的美感[11]。“风
骨”在盛唐时期已经成为诗人自觉遵循的创作规范,
殷璠标举的盛唐气象既继承了建安风骨,又以独特的

大唐帝国气魄,区别于建安诗风。而沉厚壮大的情感

和端直遒劲的语言始终对内在张力的主导作用没有

改变。另外,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诗歌理论的发

展,殷璠于“风骨”“声律”并举论盛唐诗歌外,又将“兴
象”与“风骨”并提,因此就赋予了“风骨”另一番含义,
“它除了指称作品对读者心灵的感染之外,还可以用

来指称壮美型诗作所特有的审美意蕴。”[12]《河岳英

灵集》中对边塞诗歌的偏爱也就顺理成章了,正是因

为这些边塞诗歌具备壮美的气势,最能代表这一时期

的盛世风貌。
“把‘神’、‘情’、‘气’、‘风骨’、‘声律’、‘兴象’等

概念融会贯通,构建出一个精密而富有弹性的理论体

系,这才是殷璠诗学理论的真正价值之所在。”[13]“风
骨”多义性的产生缘由也就涣然冰释了。

四、结语

“风骨”作为重要的古文论范畴,是对文章尤其诗

歌审美的整体要求,强调完整性,而本身同时具有多

面性和复合性特质,应当允许从不同的侧面去剖析理

解,但绝不能以偏概全,把“风”和“骨”拆成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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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同时也不能厚此薄彼,强调“风”或“骨”某一方

面的重要性,由于语境的不同,二者或实或虚,或为补

充,但密不可分。
刘勰以“风骨”论文章创作,强调作家要有真挚动

人的情感,作品需要具备感人的张力,言辞要精炼。
风骨是情感力量以及言辞的结合。其后经过陈子昂、
殷璠等历代文论家的努力倡导,“风骨”在后世遂成为

文章之范式。“风骨”的含义自然也随时代的变迁而

相应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多义性,但其作为评价

文章的最高风格要求的基本精神一直没变,这又恰恰

显示了稳固性的一面。在历史演变历程中明辨中国

古代文论范畴的价值和内涵,厘清其多义性和统一性

的辩证关系,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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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Perspectiveof“Fenggu”

ZHANGXingtian
(SchoolofHumanities,Tarimuniversity,AlaerXinjiang843300,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categoryofancientliterarytheory,themeaningof“Fenggu”fallsout.
“Fenggu”istheoverallaestheticappealtothearticle,emphasizingintegrity,but“Fenggu”,whichhas
multilayerandcomplexcharacteristicsatthesametime,shouldbeallowedtoexplaintheunderstandingfrom
differentangles,especiallythecombinationofthetextanditsspecificcontext.“Fenggu”emphasizesthatthe
writershouldpayattentiontosocialrealityandbearnoblepersonality;emotionandQiworktogetherto
showtouchingtension;“Fenggu”isthemanifestationoftheoverallspiritualstyleofthearticleformedafter
thecombinationofemotionandstrength,whichismanifestedintwoaspects:“emotiondisplay”and“rhetoric
essence”.FromJian’anFenggutotheprosperousTangDynasty,themeaningof“Fenggu”changedthrough
thetimesandcausedpolysemytosomeextent.However,thebasicconnotationofthehigheststyle
requirementofthearticlehasnotchangedmuch,whichreflectsthestabilityofthecategoryofancient
Chineseliterary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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